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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铁是门技术活
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听李伟说铁器，有一种听《报菜名》的感觉：大小八角榔

头、电焊榔头、烫发钳、尖嘴钳、烧饼钳，木工斧头、箍桶斧

头⋯⋯

生于 1949 年，父亲李金达是打铁个体户，李伟小小年纪便

在打铁铺里耳濡目染。

俗话说“天下有三苦，打铁撑船磨豆腐”，打铁的辛苦人人都

知道。14 岁那年，李伟刚和大榔头一般高，就开始跟着父亲学

打铁，冬天一身灰，夏天一身汗。但他明白，“不下苦功夫，学不

到真手艺。”

从递材料、拉风箱，逐渐变成了上手师傅，李伟跟着父亲一

起，一锤一锤，凭手艺养家。

1970年起，李伟先后在转塘农机厂、杭州热电厂当锻工。

在农机厂时，厂里安排他和另外两位师傅负责锻工车间的

小铁耙生产任务，每天需要完成 15 把，结果一段时间后他们超

额完成，一天能打30把。厂长惊喜：“你们怎么做这么快？”一位

师傅解释道：“老李搞了技术革新！”

“当时就是喜欢研究打铁。”李伟凭借着父辈传下来的打铁

经验，在工作岗位上摸索出了又快又好的方法。

在热电厂时，机电炉需要耐高温不锈钢钩子，总数 1000 多

个，在炉子里烧得通红也不会变软变弯。这个任务交到了李伟

这里，他日夜思索，最后做出的成品得到夸赞，“他们翘起大拇

指，说我很厉害！”

李伟坚信，打铁不仅是力气活，也是技术活。“比如这把菜

刀”，李伟一边比划一边讲解：制作时要先把厚铁块剖开，把钢加

到刀刃的位置，随后在 1200℃的炉子里烧成铁水，然后使劲捶

打，刀柄位置添加了鞍钢，这样不容易断⋯⋯“这就是‘好钢要用

在刀刃上’。”

20年前和钱报结缘
舍不得这份打铁记忆

2004 年 11 月 28 日的《钱江晚报》，曾刊登过李伟退休的图

片新闻。20 年过去，照片里那个人已是白发斑驳，不变的是依

旧喜欢那些铁家伙。

屋子里到处都有李爷爷的打铁记忆，他边走边念叨：“手

柄都要用白蜡木的，以前还用檀木；少一点太细，多一点太

粗，还是 31 毫米手感最好；你看这个，磁铁吸不牢，是不锈

钢的⋯⋯”

回忆过去，他记得，上世纪在杭州望江门、中山南路、

清河坊等地都有打铁声。各家打铁铺子，有专门打刻字刀

的，有专门钉马蹄的，有专门打大件的⋯⋯“开打铁铺有一

个好处，就是不用吆喝，因为一干活就有叮叮当当的声音，

远近街坊邻居都晓得在开门做生意。”说完他又有些怅惘，这

些店铺，这些同行，最后都不知道去了哪里。

桌上一本相册里，有李伟年轻时打铁的照片，照片里的李伟

意气风发，挥着铁锤，砸出了属于那个年代的声音，也敲出了至

今割舍不下的打铁情怀。

喜读书，在部队与诗结缘

“琥珀色的边缘，黎明/在升起初夏的旗/小河

是墨绿色的/一座空城。旧梦不须记⋯⋯”这节选

自庄建根所作的一首名为《念念》的诗，发表在

2024 年 3 月的《文学港》杂志，同时刊登的还有以

此为题的组诗共24首。

庄建根笔名“庄谐”，取自成语“亦庄亦谐”，形

容既严肃又风趣。这和庄建根的双重身份有些不

谋而合，毕竟几乎没人能想到在国网桐乡市供电

公司濮院供电所的保安室内，这位身穿保安制服

的大叔有着一颗“文艺心”。

说起与文学结缘的经历，庄建根的思绪就回

到了高中时代。从消息闭塞的农村来到城镇念

书，有机会接触到更多书籍，庄建根成了学校阅览

室、镇图书馆的常客。

而之所以会爱上诗歌，庄建根要感谢一位安

徽战友。1987 年，庄建根参军入伍，凭借出色的

文字功底，他成了部队的通讯员。在与其他通讯

员的交流中，一位喜爱诗歌的安徽战友带着他打

开了诗歌世界的大门。

“我从他那里借来了一本《草叶集》，感受到诗

歌的能量。”庄建根说，从那以后就开始尝试写诗，

一些记录部队训练和生活的诗作还被刊登在军报

上，“都是一些豆腐块。”现在回看过去的作品，庄

建根有点羞赧，感觉都是一些“模仿的幼稚之

作”。但不可否认，那正是诗人庄谐的起点。

坚持写，只为记录生活

1992 年，庄建根转业回到家乡桐乡市濮院

镇。彼时，濮院羊毛衫产业正发展得如火如荼。

“当时羊毛衫企业有一两千家，我回来就做了企业

的排单员，负责生产计划的具体落实与进度。”庄

建根说，这个工作很忙碌，但他没放弃写诗的爱

好，早上上班前和工作的间隙，都会写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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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岁的李伟打了43年铁。一进他家，就能感受到寻宝的乐趣。

63把亲手锻造的榔头码得整整齐齐，大的十斤重，小的只有一两；各类钳子铺满

半张床，头是圆环的用来夹咸鸭蛋，是平整的则夹烧饼⋯⋯

“我做这个工种做了一辈子。”城市里的打铁铺如今已难寻踪迹，李伟却忘不了那

些叮叮当当的打铁声。

五一劳动节前夕，李伟特意给钱江晚报写来一封信，希望和大家讲一讲那些打铁

的往事。

跟别人介绍自己的时候，庄建根习惯说“我是一名保安”；谈论起

个人爱好的时候，庄建根会说“第二喜欢的是下围棋”。诗人的身份、

写诗的爱好，他不太跟人提起。

“诗人很难算是一种职业，既不用考证也没有职称，而且每个人

对于诗歌的感受也十分主观。”这位54岁的保安大叔说。

李伟曾登上过《钱江晚报》

虽然一直在写，但庄建根却没有投过稿。“写

诗，是我记录生活的一种方式。”以前庄建根用纸

笔记录，后来用上了智能手机，他就在手机上记录

突如其来的灵感。

家里人都知道庄建根的爱好，女儿偶尔会看

他的作品，妻子和儿子并不太读他的诗。“他们的

兴趣点不在这里，像我儿子比较喜欢历史和地

理。”庄建根对此很看得开，他觉得一家人有不同

的兴趣爱好很正常，关键是“彼此尊重”。家人虽

然不太懂诗歌，但对于他的创作一直给予了很多

空间。

2019年，庄建根遭遇了一场车祸。在原本的

工作岗位上晕倒两次后，他不得不换一份相对清

闲的工作，成为了一名保安。他有了更多时间看

人、观事、品世情，手中笔也一直没停下来，“看到

什么、想到什么就记录下来。日常生活，用心写，

就成了诗。”


